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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公犬波特是我的开心果。但如
果波特还呆在宠物店，也许在 !个
月时，生命就会画上句号。

波特皮毛黑色，虽是贵宾犬，但
“卖相”差，少有买主问津，被关在宠
物店最不显眼的小铁笼里。有一次，
我亲眼看到店里伙计跳过波特，把
食物放到其他狗的盆子里。开始它
还直叫，后来见到没它的份，才舔舔
嘴悻悻地看着兄弟们狼吞虎咽。我
看它可怜，硬是从伙计那里要来狗
粮放到它的碗里。老板娘见我可怜
波特，做了个顺水人情：“你既喜欢，
抱去养吧！”

接波特的那天，它眼睛发亮，直
往我身上扑。我抱起它，小脑袋紧紧
靠着我的肩，嘴巴里唧唧哇哇地不
知道讲些什么。波特体质差，右后腿

经常抽筋，疼得它“呜呜”惨叫，前胸
还有一块钱币大小的伤疤。来的第二
天就感冒发烧，住了两天医院。刚痊
愈，接着是病毒感染引起便血，又去
吊针吃药，折腾了半个月。我看它总
用祈求的眼神看我，便摸摸它的脑
袋，说：“不要怕，妈妈喜欢你。”波特
挣扎着用力摇摇小尾巴，然后安静地
躺下。
女儿自打波特来家后，回家放下

书包就逗波特玩，做作业时把波特裹
在自己的棉衣里，一口一个“姐姐抱
抱”。六个月后，女儿轻松考上大学，
波特也长成一个帅小伙。滴溜溜的杏
眼，卷卷黑灰色的皮毛，圆圆的脸，在

马路上神气活现地行走，看见美女一
定会停下，然后侧着小脑袋跟着走，
搞得许多美眉用手机为它拍照，波特
就一动不动对着手机摆 "#$%。
波特识相，知道在什么场合该怎

么做。有一次，我们带它一起去古北
鲜墙坊用餐，酒店开始拒绝带狗用
餐，看到波特后，店经理竟也喜欢上
了它，不过提出要求，“绝对不许吠，
否则走路。”波特特别乖，服务生进包
房端菜倒茶，波特不但不吠，还马上
躲在餐椅下。坐班车，我用毛毯把波
特裹住，对它说：“千万别动，否则要
被赶下车的。”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里，
波特乖乖地一动不动。

波特 &岁了，俨然是我家不可或
缺的一员。它性情温和，喜欢和人玩
耍、交流。我不开心时，它会依偎在身
旁，舔舔我的手。我向它诉说，波特的
脑袋左右摇晃，眼睛竟然湿润了，泪
珠从眼角滑落。我终于明白了狗狗是
人类最好朋友的道理。善待小动物，
我们应当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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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早闻说斗鱼性情凶
猛，英勇好斗，养之既有观
赏性，又有刺激性，更有娱
乐性。因此，前年阳春三
月，我自驾游海南，特地带
回了六七条斗鱼赏养。
当我从车上小心翼翼

地拿出斗鱼时，外孙瞧见
这几条色彩斑斓、鲜艳夺
目的小家伙，兴奋得手舞足蹈起
来。他接过斗鱼，也不管三七二十
一，便倒入家中养有斑马、地图和
神仙等观赏鱼的水族箱中。
翌日清晨，当我起床去瞧瞧

心爱的斗鱼，才发现可不得了，好
几条小斑马和神仙鱼惨死于斗鱼
口下，就连两条较大点儿的地图
鱼也伤痕累累。一时间，伤心、悲
痛和自责交织于心。我赶快将斗
鱼隔离开来，以免悲剧继续上演。

老伴知道我对于斗鱼的饲养
也是一知半解，就到新华书店购买
了一本《热带观赏鱼饲养手册》，与
我共同充电、恶补有关知识。原来，
我买的叉尾斗鱼名为中国斗鱼，又
名天堂鱼、菩萨鱼和花手巾。这种
鱼适宜水温为 '(!"'!!，但也很
耐寒，在 )*!以上的水中也可以自
如生长。于是，我与老伴去花鸟市
场买了一支精制的温度计和斗鱼
喜食的孑孓，按照书上和市场上了
解来的有关知识进行精心喂养。'+
多天过去，再瞧这些小家伙，个个
神态活灵活现，条条游姿美丽漂
亮，成了人见人爱的观赏鱼。
一有闲暇，我就与老伴“坐山

观虎斗”。雄性斗鱼之间一旦发生
战争，那就有好看的啦。它们相斗
时不亚于古罗马决斗场上的勇
士，不分出个高低上下与胜负来
决不罢休。看完斗鱼之间的争斗，
我与老伴往往身上沁出一身汗
来，有时为一方的胜利而骄傲，有
时也为一方的落败而惋惜。
而到了发情交配期时，如果

雌鱼对它的示爱无所反应，它也
会恼羞成怒。听说倘若雌鱼斗不
过雄鱼，将会招惹杀身之祸。所以
每当到了它们的发情交配期时，
我与老伴都格外细心观察，有时
还当起了“裁判员”，生怕它们因
此而两败俱伤，或导致死亡。
家有斗鱼，给我们增添了无

穷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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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改革开放初，我
在被派驻厦门工作
的岁月里，养过几只
娇凤鸟，为稍显平淡
的业余生活增添了
几分乐趣。

娇凤鸟学名虎
皮鹦鹉，是最普通的
小体形鹦鹉。买来关
养几天后，我开始给
它们“放风”，让它们
在寝室里自由活动。
出笼的小家伙们显
得很激动，乱叫乱
飞，还直愣愣地向窗
玻璃撞去。不过很快
就安静下来，停在挂
蚊帐的铅丝上，开始
比肩细语，耳鬓厮
磨，还不时来个倒挂
金钩。我看电视时，
它们就停在机壳或
天线上，我拍拍手，
它们就会先后飞过
来，当然，奖励是需
要的，摊开手心，给

它们吃小米。为增大开放自由
度，我把鸟笼挂到寝室过道的
一端，关上所有移窗，然后开
笼，接着把手持的小红旗一挥，
并快步从一端奔向另一端，嘿！
这些小精灵居然争先恐后地追
飞了过来，当我返身把小旗杆
横过来，它们就齐刷刷停在上
面。来来往往，我气喘吁吁，它
们却乐此不疲。“孺子”可教也！
我开始自信满满。
经过一段时间驯化，它们

一见我就会飞到我肩上、头顶
上，任我在楼内到处走动也不
乱飞。于是，我尝试让它们熟悉
本该属于它们自己的空间，培
养它们的归巢能力。我用绳子
系住打开笼门的鸟笼，轻轻挂
到窗外再慢慢放下，只见它们
口足并用，陆续爬将出来，先集
聚到笼顶，一番喳喳后，开始沿
着窗口、楼壁曼舞回旋，此刻的
我，心仿佛跳到喉咙口，紧张观
察情势变化。但见一只绿鸟率
先一改盘旋姿态，斜向上冲，倏
地留下一根弧线，消失在大楼
背后。其余的也纷纷仿效，瞬间
全部“反水”，飞之夭夭。
此鸟归巢能力差矣！我只

能自叹自嘲。傍晚时分，我提着
鸟笼循声“追捕”，结果直到爬
上楼对面的大榕树上，才把一
只雌鸟“蓝天”给“招安”回来。
孤独的“蓝天”整天无精打采地
自言自语，更显小鸟依人，不时
地飞到躺着的我的身边，在我
脸上拔胡子。当它停立在我的
食指上，只要我说“香香”，它就
会凑过嘴，给你一个吻。不忍心
它的孤寂，我给它配了一位“白
马王子”。“白云”了得，一次趁
机斜出窗外直蹿云霄，原以为
它远走高飞了，可到傍晚，我惊
奇地发现它趴在窗口的鸟笼
上，隔笼与“蓝天”叽咕着，啊，
回来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
爱情的力量也许更伟大呢。

开心果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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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波生香仙子笑
! 基口淮

! 王胜君

龟与蟹
! ,辽宁!沈阳- 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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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隆冬，室外气温只有 .!。
早餐后，坐在南窗边览报，些许

阳光透进窗内，有丝丝暖意。不经意
间，闻到一缕缕幽幽的清香。抬头
看，书桌边的水仙花正朝我微笑。

白中带青、似鼎似盂的盆内养
着两棵水仙，清水之上，翠叶婀娜，
花葶挺立，花葶上的花儿大多含苞
待放。前天有一花先放，领先迎春。
今天又加四朵展开笑颜。这清淡的、
幽幽的、似有若无的清香，正是这几
朵花儿传送的了。这香气，不像某些
花的浓郁或刺鼻，也不像某些花的
恣意或放纵，它不事张扬，微微散
出。是轻曼的，含蓄的；是收敛的，缠
绵的。这清香，当你不关注时，好像
是消失了；当你静心相思时，又幽幽
地、悠悠地触及嗅觉……

细看花朵，六片洁白的花瓣展
开，组成精美的六角玉碟，在阳光下，
发出晶莹的丝绸光泽；玉碟中部，有
一个金色的杯盏，在阳光中璀璨鲜
亮。金盏内有三粒金蕊，金蕊环绕着
一枚细微的玉色细茎，茎端微微开
口，小得不易察觉。这玉碟金盏、金蕊
玉茎组合得和谐、精巧、令人珍惜。

又过两天，花苞陆续开放。一再
端详，细加品赏：每一朵花，没有仰面
朝天的，也没有低头向地的。一朵一
朵，或直面平视，或微微前俯，不卑不
亢，不媚不谄，虔诚阅世，自然生香。
古人称其为凌波仙子，堪称妙喻。

水仙为我国十大名花之一，人
们常见的漳州水仙，是由花农由春到
秋约 /个月精心培育而成。供人雅赏
的这段生态，是水仙生长周期中最美
好的时光。自古以来，人们对她热爱
有加，歌之，咏之，千秋赓续。宋代高
似孙形容它：“皓如鸥轻，朗如鹄停。
莹浸玉洁，秀含兰馨。清明兮如阆风
之翦雪，皎净兮如瑶池之宿月。”宋
人姜特立欣赏它：“六出玉盘金屈卮，
青瑶丛里出花枝。清香自信高群品，
故与江梅相并时。”明人陈淳赞美它：
“玉面婵娟小，檀心馥郁多。盈盈仙
骨在，端欲去凌波。”明人李东阳歌
唱它：“淡墨轻和玉露香，水中仙子素
衣裳。风鬟雾鬓无缠束，不是人间富
贵妆。”……诗人们的歌咏，更为绿
色文化增辉添彩。予今打油四句，殿
结此文：腊梅傲朔风，红梅睡梦中。
凌波生香仙子笑，金盏醇酿谁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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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家窗台上有两个玻璃缸，鱼
缸里养着一些热带鱼，红红绿绿，在
水中悠闲地游动、嬉戏；龟缸里只有
一只龟，常常隔着玻璃看那些小鱼，
倒显得有些孤单。
十月份吃螃蟹的时候，我把一

只从盆里逃脱出来的河蟹放进了龟
缸，让它和龟作个伴。
起初，螃蟹靠在一个角落，面对

龟这个庞然大物，它的两只钳子张
开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龟对这位
不速之客却似乎没太在意，走到跟
前，瞅一瞅，这是什么东西？螃蟹好
像感到危险，马上把两只钳子举起
来，准备战斗。龟离开了，一会儿再
回来，看着蟹，似乎在琢磨着该怎么
办。它两爪护在头两侧，作出进攻的
姿态，向蟹逼进，蟹就用钳子去夹，
龟又离开。有时龟冷不丁照蟹腿咬
一口，蟹马上挣脱，同时用钳子掐龟
的爪，龟一退缩，将蟹整个拽了过
去，随即就脱开了。

过几天我又买了一些河蟹，选
了几只放在缸里。这次买的蟹钳子
上都长满了长长的绿毛，似乎更让
龟感兴趣，龟一下就去咬住一只。那
蟹也立即用另一只钳子去掐龟的
头，龟用爪挡，同时缩回了头。过了
一天，蟹有点呆滞了。龟很容易地咬
住蟹的一只钳子，并用爪去撕蟹的
另一只钳子，蟹只是缓慢地动一动，
已无还手之力了。我把这只蟹拿出
来，放回装蟹的水盆里。之后，我又
陆续放进去几只蟹，有争斗也有牺
牲，小小的蟹毕竟斗不过比它大许
多的龟。不过渐渐地，蟹已经能和龟
和平相处了，它们有的在水里，有的
上到玻璃台上，嘴里吐着泡泡，有的
还淘气地爬到溜光的龟背上。而龟
似乎也接受了蟹的存在。
一个月以后，蟹还是一只一只

地死掉了。热闹之后又归于平静，龟
依然是形单影只，它隔着玻璃，木然
地看着那边鱼缸里游动的小鱼。自
然界的生生息息，或许也就在这闹
与静、存与亡之间吧？

蔡
剑
明
水
仙
花
摄
影
作
品
选


